第四节  最后岁月

1971年，毛啸岑终于结束了“五七干校”的生活，回到了上海。

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温都尔汗，这事实上宣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理论和实践的失败。在毛泽东支持下，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纠正极左错误，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。不久，“五七干校”也就解散了。

回到上海，毛啸岑心情好了许多。他犹如飞出牢笼的鸟，特别感受到自由的珍贵。他从报纸上看到平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，越来越多的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。他看到了希望，等待着组织上对他的重新评价。

然而，毛啸岑的期盼未能立时实现。当时，“四人帮”掀风作浪，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连连受挫。

1974年，毛安澜把毛啸岑、沈华昪接到了马鞍山。
毛安澜在鞍山工作时很投入，曾被选为鞍山市人民代表。后来调到安徽马鞍山，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任工程师。后来父亲成为右派、反革命分子，他也受到牵连，一度下放到了农村。当时，毛安澜刚从农村回到马鞍山，居住条件还很差。毛啸岑夫妇住了一段时间，很不习惯，就又返还了上海。

毛啸岑、沈华昪身心已受到极大摧残，都是病魔缠身。在上海，二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相依为命。静室独处时，他们感到冰窖似的悲凉，但与人交往又深感难堪。他们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，如今却是如此凄惨。
1974年12月，沈华昪肺气肿发作。毛安澜闻讯从马鞍山赶到上海，送母亲进瑞金医院治疗。

沈安娜得到消息，急忙赶到了医院。沈华昪一见沈安娜，倍感亲切，感慨万千。她紧紧拉着沈安娜的手，气喘嘘嘘地说：“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。”
沈安娜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，去年才解放，恢复了工作。面对老师、师母，她也有一肚子话要说，然而一看沈华昪的样子，来不及详细诉说，只是急忙了解治疗情况。
毛安澜说：“观察室条件很差，最好能进病房治疗。”

沈安娜这才发现观察室里外又挤又脏，毛啸岑只能站着。

沈安娜去找了医院领导，说沈华昪是民盟成员，参加过上海市妇联组织，为国家做了许多事，现在年岁已高，请他们照顾。

第二天，调进了病房，药物也有所改善。

沈安娜的到来，使毛啸岑也感到了一阵欣慰。此时的他，已失去了往年的风采，未开口先颤抖、流泪，不断地向沈安娜诉说着沈华昪的病情。
看到毛啸岑的样子，沈安娜心底泛出阵阵哀愁。她尽量控制自己，劝恩师保重身体。她对毛啸岑说：“你的独生儿子安澜弟弟思想好，又孝顺父母，学业有成，今后一定有出息的，媳妇又是位好医生，儿孙都好，你们家有尊老爱幼的好传统，师母病情好转，不如去马鞍山。”

毛安澜也上前说：“安娜姐姐的意见也是我和蘋南的意见”
沈安娜又叮嘱毛安澜要好好照顾父母。说着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。

望着沈安娜远去的背影，毛啸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老泪纵横。

12月25日夜10时，沈华昪病情恶化，医治无效，撒手人寰。终年79岁。 

沈华昪的逝世给毛啸岑打击很大。从此，他单身孤影，往日的战栗变成了一种寒热病似的，身子时常发抖。白天，偶然还有亲戚朋友来看望；一到黄昏，就感到寂寞难受。他走路经常跌跤，还出现了胃出血。1975年胃出血治好不久，又得了肝炎。当时上海规定，得这种传染病，必须由街道居委会强制送传染病医院。毛啸岑如此高龄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无奈之下，毛安澜与女儿毛亚平从马鞍山赶到上海，接毛啸岑坐硬席火车到了马鞍山。

沈蘋南是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内科医生。毛啸岑他们一下火车，沈蘋南联系的救护车已经等候在那里。毛啸岑上了车，救护车就直接开往了市人民医院。毛啸岑在传染病房住了下来。
在马鞍山人民医院，毛啸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，心情亦略有好转。

在八人住的大病房里，病友们对他很关心。他与病友话也多了起来，很是活跃，有时还唱起了昆曲。三个月后，毛安澜把父亲接回了家中。

白天，一家人上班，毛啸岑一个人在家中。他躺在床上，时而兴奋，时而悲哀，日子一久，精神起了变化，最后发展到连儿子也不认识了。
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离开了人世，全国哀悼，马鞍山也沉浸在哀悼之中。为了减少对毛啸岑的刺激，毛安澜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。但是，毛啸岑还是听到了，他就问儿子：“谁死了？”

毛安澜只得告诉他。毛啸岑一听到周总理逝世，不由放声大哭。他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啊哟，毛主席少了一只臂膀了。”

经这一打击，毛啸岑的病情加重了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的脑海里常常蒙蒙胧胧地浮现起家乡黎里，浮显起年轻时的他。他几次拉着毛安澜的手说：“谢谢你，骨灰盒送回黎里安葬。”

1976年2月13日，毛啸岑病情恶化，医治无效，不幸逝世，终年77岁。他带着悲伤，带着遗憾，带着一种茫然的希冀离开了人世。他未能看到国家以后的变化，未能看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拨乱反正，未能听到党组织对他的最后评价。

1978年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这次会议，为全国大规模、大范围平反工作打开了局面。

1979年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毛啸岑被错划为右派问题予以改正，同时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毛啸岑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，全部推倒，予以平反，恢复名誉。这年4月14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，在上海龙华火葬场大厅为毛啸岑召开了追悼大会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同志致了悼词，客观、公正评价了毛啸岑的一生：

毛啸岑先生青年时期在“五·四”运动影响下，具有爱国进步思想，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，创办《新黎里》报，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，并响应孙中山先生的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活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毛啸岑先生转入金融界工作，并与我地下党同志建立联系，接受党的思想教育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在我党投资的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即后来的中信银行担任总经理职务，并根据我地下党的指示，在金融界上层代表性人士中开展团结联络工作，宣传我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、政策，努力完成我党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并在解放前夕参与营救我党同志，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全国解放后，毛啸岑先生拥护毛主席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新中国，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在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中起了积极作用。毛啸岑先生在私营金融业中不辞辛苦到处奔走，倡导组织联营集团，积极推动联营集团逐步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，做了不少有益工作。在抗美援朝，捐献飞机、大炮，慰问志愿军以及推销公债工作中以身作则，起带头作用，推动工作顺利开展，得到各有关方面好评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毛啸岑先生尽管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，但仍相信党和毛主席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主席著作，认真改造世界观。

毛啸岑先生的不幸逝世，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与党合作共事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。……
今天，我们举行毛啸岑先生追悼大会，对毛啸岑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，并向毛啸岑先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……。

毛啸岑离开我们三年多以后，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。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，他一生所期盼的是什么呢？是革命的胜利，祖国的强盛，人民的幸福。毛啸岑一生兢兢业业、光明磊落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，他在家乡办教育，办报社，为的是提高群众文化，扫除愚昧，揭露丑恶，走“教育救国”之路。可是，在那个年代，人民缺衣少食，受尽欺凌，“教育救国”这条路走不通，只有结识了共产党人，毛啸岑才找到了真理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。革命年代，他不畏艰险，为革命筹集资金，宣传真理，张扬正义。解放后，按照党的指示，他在上海为新中国理财，担当起银行、商界的职务。在阶级斗争年月，在文革期间，他虽然蒙受屈辱，但对党的事业，对祖国的强盛，总是萦绕于怀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道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毛啸岑的一生，不正是体现了这种忧国忧民，无私无畏的精神吗？如今，组织上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。《吴江县志》、《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》将他的名字载入了史册。毛啸岑先生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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